
风雅颂 C07
2014年3月3日 星期一 编辑：张莹 组版：皇甫海丽

今日菏泽

文化的土壤 精神的家园

我老家村头有一眼井，井旁边有
一个水坑。

这水坑是有些来历的。据说清朝
时候，有个官员在这儿修了一座庙，供
奉了一尊龙王。有龙王就得有水，于是
又开挖了一个水坑。后来龙王庙塌
了，水坑却留下来。我记事的时候，
不仅大水坑还在，水坑旁边的两个
大石龟也还在那里静静地伏卧着。
寒冬腊月，我们小孩子就成群结队
到大水坑里“滑冰”。没有滑冰鞋，我
们就用一个小板凳，板凳面朝下，板
凳腿上拴一根麻绳，一人坐在小板
凳上，另一个拉着跑，一齐摔也是常
有的事。常常玩累了就爬上岸，坐到
两个大石龟上休息。

大水坑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的
二月二日。二月二是龙王爷的生日。家
家都为龙王爷准备了鞭炮。吃过早饭，
全村人一拨又一拨，陆续来到水坑边。
你放一挂，我放一挂，听谁家的鞭炮
响，看谁家的鞭炮头多。放完鞭炮，要

进行“扫坑”。“扫坑”是每年都要进行
的。我们这一带地势偏高，容易旱，相
传“扫坑”是为了求雨。老头老太们早
已把大扫帚扛来，扫帚把上还缠着红
布条儿。

“扫坑”的队伍按辈分排列。辈分
高的老人走在最前面，其他人依次在
后面跟着。本来是无需小孩子参与的，
只是小孩子觉得好玩，就主动尾随队
伍围着水坑转圈儿。老人们一边往水
坑里扫空儿，一边念念有词：“二月二，
扫大坑；扫的扫，翁的翁；大旱天，下满
坑。”我们小孩子们手里没有扫帚，也
弯着腰，挥舞着两只胳膊，做出个扫地
的姿势。终于忍不住，一个一个大笑起
来，便很快被赶出队伍。老婆婆们常
说，求神灵，心要虔诚，嘻嘻哈哈的就
不灵验了。

扫完三圈儿，还要进行另一种仪
式。找一个属龙的男子(大多是找一个
儿童或者青少年)，蹲在水坑边儿上，
头顶一个簸箕，由一个辈分高的老人，

从井里打一桶水，“哗”一下倒在簸箕
上，再从簸箕上流到坑里。簸箕仄楞，
浇到身上也是常有的事。我大哥是属
大龙的，那时十几岁，是顶簸箕的最佳
人选。挨浇了好多次。有一年，大哥为
了躲避这一劫，吃过早饭就把自己藏
到席筒子里，等“扫坑”结束了才钻出
来。这件事，至今还是家里一个谈笑的
话题。

现在早已经没人“扫坑”求雨了，
村头的水坑也早已不见了踪影，代之
而起的是几座两层小楼。科技越来越
发达，黄河水引到了地头，再怎么旱也
无须担心发愁，把信息卡往电表上一
刷，水就从地下的管道里喷涌而出。更
不要说还有人工降雨。

有一年，我回老家，和几个老奶奶
说起当年“扫坑”求雨的事。老奶奶们
说，“还扫什么，龙王都退休了。”一脸
的煞有介事。我常常想，一些习俗的丧
失，代表着社会的进步，却也少了一些
欢乐。那时的人们真有趣儿。

二二月月二二，，““扫扫坑坑””去去
文/孙红梅

直到同事提醒，才得知周日是二
月二了。关于二月二，印象最深的便是
对于吃料豆的记忆。它还停留在初中
一年级。

直到上了初中，我第一次离开家。
虽算不上寄宿学校，但烦于每天往返
于学校与家之间，我便每周回家两次。
而每次回家，家人都会把留了一周的
好吃的拿出来，先在家吃个够，返校时
又会使劲往包里塞，直到再也塞不进
去。

依然记得那天是农历二月初一。体
谅到学生们迫切回家的心情，学校把下
午原本的3节课缩成了2节。最后一节课
时，大家都在盼着下课铃声响起，甚至
连老师在讲台讲什么都不在意，只是死
死地盯着手表，盼着下课。

还记得当时回到家后，奶奶和妈妈
正在炒豆子，一个掌火，一个掌锅。奶奶
坐在灶前，将柴火一节节分开，每一节
都很有分寸地放好，她说这样炒出来的
豆子才不会黑；妈妈掌锅，先是将晒干
的沙土放在锅里，将沙土炒热后再将豆
子放入锅内，之后不久就会闻到了豆子
的香味。紧接着，咸味的、甜味的料豆相
继出锅。看着炒好的豆子，我早已垂涎

三尺。抓一把放在嘴里，满嘴都是香味。
那时候，我和小伙伴们还常常会拿出自
家的豆子与小伙伴们炫耀一番，看谁家
的更好看、更好吃。

尽管已过去10多年，奶奶与妈妈
共同炒豆子的场面我至今难忘。难忘

那温馨的场景，难忘儿时的记忆，更难
忘那带着亲情的料豆味。

之后，初中毕业，接着高中、大学，
找工作，仿佛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着，但每到二月二，都会想起奶奶和妈
妈共同炒豆子的场景，尤其是在奶奶
去世后，这种回忆更是深深印在脑海。
工作后，回家的次数也逐渐减少，儿时
的料豆味仿佛也已消失得无踪迹。

今年春节回家，奶奶以前的老房
子已拆掉，前面那条曾我们称为“水帘
洞”的小河如今也已经满目疮痍，厚厚
的垃圾堵断了水流向小河的道路。仅
存的儿时记忆也被磨灭，慢慢地只剩
下回忆。

年后返城工作之前，我又一次沿着
儿时玩耍的路线重新走了一遍，除了被
挖的大大小小的坑，其余就是满地的垃
圾。回头望去，再没了一起围观的“奇花
异草”，也没了当时的小伙伴，以及一起
走过的童年……儿时的记忆仿佛在渐
渐沉落，来不及告辞，来不及挽留，更来
不及送别。儿时的记忆能否还有归期？
我望望天空，唯有哑然失笑。

或许已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年龄，
以及那些微小事物就能被触动的伤感
年华，或许早已知道，儿时的记忆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这本就是
顺理成章的事情，尽管每次回忆起来
满满都是甜蜜，心里依然有道不尽的
遍体鳞伤。

看着曾经魂牵梦绕的小河，看着
已拆除的老屋，以及眼前正在渐渐消
失的儿时记忆，蓦然回首，关于过去，
唯有祭奠，只能祭奠。

回回不不去去的的曾曾经经
文/李德领

转眼间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让
人不得不感叹，时间都去哪儿了？二月
二，又被称为“春耕节”、“农事节”、“春
龙节”，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二月二，
龙抬头也象征着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又是一年龙抬头，又想起小时候的
这天，母亲不会再做针线活和农活，生怕
使用针会刺伤龙的眼睛，生怕洗衣服伤
了龙皮。在那个年代，作为农民是没有多
大的心愿，只是希望老天保佑丰收，能过
上吃饱饭的日子。那时的我作为孩童最
大的乐趣除了盼望春节之外，最期待的
便是这二月二了。到了这天我也会早早
起床吃饭，迫不及待地出去玩。

那时虽然不及现在生活条件的优
越，但是获得的乐趣和天真却比现在
更多。小时候更会体会到“人多就会热
闹”这句话。家里人多，到了“二月二，

龙抬头”这天便会更加热闹。大爷和叔
叔们会打起鼓，敲起锣；大点的堂哥们
则会舞起狮子，小点的堂弟就去踩高
跷，而我就会争着踩高跷。那狮子头还
是爷爷亲自做的呢。常常每到年末，爷
爷便会收集材料，做新的狮子头。爷爷
总是乐在其中，他觉得这是一种乐趣，
为了孩子们能玩的尽兴，也为了新的
一年家人能够平平安安。堂哥们在舞
狮子的时候不会在意有多累，更多的
是想为家人带来欢乐。我家的狮子队
会先沿着庄上的街道舞一番，吸引更
多的乡亲，然后会在学校边的大空地
再表演。大家可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
在一起观看。在这天大家会把一切杂
念抛开，心里想的便只是新的一年的
丰收和这平平淡淡而又幸福的生活。

又是一年龙抬头，曾经朴实的心

愿换了又换。小时候的愿望是母亲能
为我置一件新衣，父亲送我一支新笔，
再大点则会想能拥有自己的自行车。
现在的生活相比从前是变了个底朝
天，我不用再拾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
也不用再为一只雪糕，一本漫画，一支
钢笔而发愁；不用再跑老远到别的庄
头看露天电影。又是一年龙抬头，蓦然
回首，发现时间过的真快，小时候的自
己从没想过自己会用上电脑，看上电
视。又是二月二，充实自己，孝敬父母
便是我最大心愿。

又是一年龙抬头，促使自己向前看。
新的一年，又是不一样的风景。这一年我
要丰富自己，充实自己，让每天的自己都
过的精彩。为了自己，为了家人，更为了
社会。人活着，就得向前走，往前看，即便
前方有艰难险阻，也得义无反顾。

又又是是一一年年龙龙抬抬头头
文/丰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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